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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上 海 东 方 电 台拉开 广
播电视媒体大战 ，该领域便沸
沸扬扬 ，角 逐激 烈 。陕西文 艺
广播 电 台 于 五 月 一 日 应 运 而
生，茫茫太空又添一脉奇气 ，
新闻媒 体又添一枝奇葩 ，异军
突起 ，不亦快 哉 ！

条件 简 而又 陋 ，人 员不过
三十 ；然 而开播仅百 日 ，便饮
誉遐 迩 ；口 碑 如 云 ，褒 扬 有
加，飞鸿逾 万 ，翩然而至 ，人
们大有开谈 不说文 艺台 ，纵听
广播 也枉然之概 ，不亦快 哉 ！

“ 高 山 流水框架 ，文化艺
术殿堂，”编播独具匠心 ，节
目丝丝 人扣；“时时温馨 ，刻
刻关 怀”，形式活泼 ，动人心
旌；“艺 术 享 受 ，应 有 尽
有”，梦耶真耶 ，除过神仙就

是我；“与你携手并进 ，共创美
好生 活，”魅 力 大 在 ，效 果 大
出，不亦快 哉 ！

五彩斑斓格局 ，听众积极参
予，盈盈 一线牵 ，畅然而得语 ，
心扉 洞 开 ，直接交 流，“美 哉洋
洋乎 ，意在高 山 ；美 哉汤 汤乎 ，
志在 流 水，”知 心 知 情 知 意 知
音，不亦快哉！

播音 员语娓娓而情切切 ，已
使听 众 大 为 愉 悦 ，专 家 主 持 节
目，更 见一番风韵 。权威性 ，灵
活性 ，推心置腹 ，解你之 困 惑 ，
舒我之眉 稍 ，开 他之笑颜 。十 三
个半小时播音 ，热线 电话 几 占 五
分之一 ，导播 、播音与听众融融
然，亲 亲 然 ，万紫 千红总是春 ，
不亦快哉 ！

四时 段 安 排 别 而 有 致 ，您
好：新太 阳 ，每天播洒新的 阳 光
在您 的心 田 ；行走的 风景 ，为您
展开 人 生 多 彩 的 画 卷 ；穿 越 黄
昏，跨过时空隧道拥抱生 活 ；灿
烂星河 ，闪 烁艺术之光 ，生命之
光。四 时段分而又有承接 ，合而
又相对独立 ，各有侧重 ，各具特
点。合 四 而一 ，美丽温柔 ，不亦
快哉 ！

节目 有城市农村之分 。城里
人生 活节奏快 ，干扰亦 多 ，最喜
清静松弛 ，那 “都市沙龙”诸 节
目，恰给人 以惬意 ；农民 躬耕垄
亩，难得吃饭一时闲，“南北梨
园”正是安排于此 。南北 戏剧荟
萃，尤 以 秦腔为盛 。秦人 秦地秦
馔并 秦 声 ，使 得 高 亢 与 柔 美 齐
飞，风 采 共 情 感 一 色 ，不 亦 快
哉！

满足不 同 年龄听众之需要 ，
兼顾不 同 层次听众之爱好 ，精心
之安排令人销魂 ；醉 “晨曦”，
乐“逍 遥”，游 “太 空”，寻

“ 开 心”，涉 “文坛”，赏 “金
碟”，颂 “青 春”，爱 “小
鸭”，喜 “热 线”，使 红 男 绿
女，如痴如 醉 ，黄发垂髫 ，并怡
然自 乐 ，天假 电波慰我情 ，不亦
快哉 ！

热线 电 话 异 乎 寻 常 ，繁 忙
焉，紧 张 焉 ，凡属 节 目 需要 ，全

凭它打通关 节 。热线一通 ，立
时地气脉 调和 ，上 下通泰 ，为
享捷足 先得之快 ，多 少人 已摸
索出 打通此热线之诀窍 ；更有
热心者 ，其妻临产 ，老母命给
急救站打 电话 ，他竟下意识拨
通了 “热线”，虔城热衷 ，不
亦快 哉 ！

最是 那 “情 感 小 木
屋”，让 你 倾 诉 现 代 文 明
病，让 你 倾 诉 内 心 之 积 闷 ，
让你 宣 泄 感 情 ，然 后 慰 而 藉
之，抚 熨 畅 然 ，使 你 通 身 抖
擞。“夜 半 悄 悄 话”将 性 文
化与 性 教 育 揉 为 一 体 ，为 你
揭开 性 的 神 秘 面 纱 。爱 情 乃
人类 最 美 好 最 圣 洁 最 神 秘 最
永恒 之 所 在 ，爱 河 三 千 ，我
饮一 瓢 。已 饮 和 未 饮 者 被 其
魅力 所 左 右 ，不亦 快 哉 ！

情从 心 中 来 ，声 从 情 中
发，节 目 主持人使得多少听众
为之 倾 倒 。某 主 持 人 奉 调 海
南，在 向 听众告别 时 ，当 时就
有人怆然 涕下 。第二天 ，不少
陌生而又热情的听众到车站 为
其送行 ，列车 员得知 此情况 ，
又将其从硬卧请 到软卧车厢 。
主持人 姁 涵 ，将个 “丑小鸭 ”
主持得天鹅般美 ，迷得 “小 皇
帝”们如痴如傻 。更有数 十封
书信飞来 ，有用 图画为其描绘
容貌的 ，有 以文 字猜测 其仪态
的，婷婷玉立 的 姁 涵 ，在听众 的
想像 中 ，简 直 成 了 维 纳 斯 。未
能谋 面 的遗憾 ，化成美 的想 象 ，
留下美 的记忆 。不亦快 哉 ！

街谈 巷 议 文 艺 台 ，其 意 也
淳，其 情也 真 。该 台 发 射频 率
为747千 赫 ，观 众 来 信赞 日 ：美
丽加温柔 等于747；该台 调频为
90.7兆 赫 ，听 众 来 信 道 ：“职业
杀手90.7，杀 死 了 听众 一个 又
一个睡眠。”仰看长天 ，日 月 高
朗，不亦快 哉 ！

敢开 先 风 ，已开 先风 ，博采
众家之长 ，炼就一家之特 ，含英
聚华 ，竟起模式立就 ，于神州 万
里，拔文 艺台模式之头筹 ，不亦
快哉 ！

505帮 我 渡 东 瀛
李一 龙

我是 中 国 科 协 对 外应 用 技 术 交 流促进 会 派 遣 的 赴 日 进 修
生，505神 功 元气袋 帮助我在 东 瀛平安地渡 过 了 一 年 紧 张 的 进
修生 活 。

我患有肠 胃 及神经衰弱 等 多 种 疾病 ，接到赴 日 通知 后忧心
忡忡 ，加之听说 日 本吃生冷食品较 多 且医疗 费用 昂 贵 ，给我造
成了极大 的 思想负担 。赴 日 前一个 月 我买了 不少 中 、西成药 ，
并抱着试试看 的 态度开 始带 上505神功 元气袋 ，半 月 后 身 体开
始出 现变化 ，饭前不饿 、饭后饱胀 、胃 右上侧隐约 痛疼 的 感觉
逐渐减少 ，一 月 后食量增加、饭后饱胀的 感觉基本消 失 ，自 我
感觉精 力 充 沛 多 了 ，我喜滋滋满怀信心地踏 上了 东 瀛 。到 日 本
后，紧 张地工作 ，生活节奏 、繁 重的学 习 任务容 不得异国 之人
有丝 毫 的 差 池 。这 时505成 了 我 的 护 身 符 ，一 天24小 时 不 离
身，又一 月 后奇迹 出 现 了 ，在 国 内 因体质差 ，常患感 冒 、吃不
吃饭都无 明 显感觉的我 ，既未 因 生 活环境气候的改变而感 冒 ，
也未 因 饮 食 结 构 的 变 化而 闹 肠 胃 病 ，反 而 胃 口 大 开 ，食 量 大
增，体质明 显好转 、精 力 充 沛 多 了 ，从国 内携带的 一大堆 中 成
药一粒也未 曾动过 。

一年之 中 我连续使用 了 两个元气袋 ，它 治好 了 我多 年 的 消
化系 统疾病 ，一年 中 连一次感 冒 都未 曾 有过 ，睡眠状态也得到
了明 显 改 变 ，所带 的 中 、西 成 药 都 丢 在 日 本 作 了 “留 念”。
505使我平安地渡过 了 一年进修生活 。回 国 后我把使用505的 神

奇效果不断地介绍给我的 亲友 ，并为
体弱 多病的双亲 都购买 了 它 ，双 亲 们
反映都十分有效 。最近又收到 日 本朋
友的 来 信 称我赠送 给他们 的505元 气
袋还 治好了 夫人的妇科病 ，感激之情
难与言 表 ，并托我再买 几个 邮去……

505，祖 国 医 学 的 瑰 宝 、愿 您 造
福人类 ，长盛不衰 。

“8”字 的 抗辩状
（ 韩城）陈 夷

我虽 然 是 阿拉 伯 血 统 ，却 有 着 中 国 人 喜
爱的 宝 葫 芦 一 样 窈 窕 的 身 段 。我 的 中 国 名 字

“ 八”，不 光 写 起 来 简 练 ，听 上 去 也挺响 亮
的。

我能 从 同 种 族 十 兄 弟 中 脱颖 而 出 、身 价
陡涨 ，起 因 其 实 颇 为 侥 幸 ：南 方 人将我 和 发
财的 发 字 读 作 同 音 并 视 为 一 体 。我 因 此 成 了
风行 全 国 人 见 人 爱 的 吉 祥 的 化 身 ，骤 然 间 火
了起 来 。

谁知 好 景 不 长 ，麻 烦 事 也接踵 而 来 ：一
些爱 认 死 理 、好 抠 字 眼 的 文 人墨 客 对 我 起 了
妒嫉之 心 ，群 起 而 攻之 ，引 用 许 多 沾 点 边 更
多的 是 沾 不 上边 的 事 例 ，口 诛 笔 伐 ，极 尽 诋
毁之 能 事 ，闹 得 我 在 舆 论界 行情 大 跌 ，几 乎
脸面 无 存 。我
真恨 不 得 指 着
他们 的 鼻 子 大

吼几 声 ：我 招
你惹 你 了 ？

我最 感 不
安的 是 ，如 果
有人将 六 十 年

前的 “九 ·一 八 事 变 ”与 我们 哥 几 个联 系 起
来发 难 问 罪 ，读 作 “久 要 发”，再 扯上 我 们
的海 外 关 系 ，我 们 恐 怕 就 百 身 莫 赎 死 无 葬 身
之地 了 。

其实 正 象 堂 ·吉 诃 德挺枪跃 马 大 战 风 车
一样 ，这 类 攻 击 本 身 就 是 无 的 放 矢 。被 国 人
视为 好 兆 头 、吉 祥 物 的 岂 止 我 一 个？有 些 比
读八作 发 更 觉 牵 强 附 会 、难 以 自 圆 其 说 ：认 羊
作祥 、将 蝠 喻 福 、视 鸡 为 吉 、以 兽 比 寿 之 类 的
胡拉 乱 扯 在 九 百 六 十 万 平 方 公 里 上 比 比 皆
是；科 技 发 达 到 如 今 ，有 人 还 在 测 命 相 、占 阴
宅，搞 那 些 乌 七 八 糟 的 勾 当 ，这 总 不 能 怪 罪 到

我们 的 头 上 吧 ？中 央 电 视
台公 然 在 春 节 晚 会 上 将 巨
大的 福 字 倒 贴 堂 前 ，借 以
喻示 “福 到 了 ”，咋 就 不 见
谁来 说 三 道 四 呢 ？柿 子 拣

软的 捏 呀 ？

北方 人 口 齿 咬 得 真 ，
八和 发 的 读 音 向 来 井 水 不

犯河 水 只 所 以 默认 了 南 来
的八 等 于 发 ，不 就 是 图 个

吉利 ？有 什 么 好喋 喋 不 休 的 ？

北方 地 区 取名 为 长 发 、久 发 以 至 永 发 、鸿 发

的大 有 人 在 ，是 不 是 都 名 符 其 实 一 发 而 不 可
收，恐 怕 只 有 天 晓 得 ！对 临 刑 者 而 言 ，一 声

“ 叭”就 预 示 着
生命 的 终 结 ，则

这好 兆 头 恰恰 又

变成 了 丧 门 星 ，
这也 由 不 得 我
呀！

我虽 然 出 身
外族 ，能 在 当 今

时代 代 表 一 种 社 会 愿 望 ，受 众人 抬 爱 、垂 青 ，
当然 很 乐 意 ，不 是 时 兴 一 种 说 法 叫 “提 高 知名
度”吗 ？要 知道 ，我 的 小 弟 “13”在 西 方 国 家
一直 时 运 不 济被人们 视 为 不 祥 的 符 号 避之唯 恐
不及呢 。

各位 是 否 想 到 ，我 们 不 远 万 里 之遥 ，以 易 于
操作 运 算 的 卓 越 功 能 ，遍 布 世界各 地 ，该 享 受 的
是贵 宾 级 待 遇 呀 。所 有 外 加 的 读 音 、喻意 都 并
不是 我 们 胎 里 带 来 的 。在 经 济 生 活 中 多 派 点 用
场，我 们 当 然 乐 于 承 命 ，而 由 此 引 出 的 一 切 不 良
后果 、所 造 成 的 效 益 损 失 、所 招 致 的 指 斥 非 难 ，
我们 一 概 不 予 接 受 。这 是 我 要 郑 重 声 明 的 。

不要 说

绿秀

不要说
一份耕耘
就会有一份收获
希望 的 田 野 上
也生长着失落和寂寞

不要说
花好 月 圆
是春天全部 的 许诺
只有尝遍酸甜苦辣的人
才算真正 生 活过

心迹
· 崔 华 东 ·

每个夜晚
我总偷偷地摘下几颗星
思虑着 ，万一迷了 路
好用 它 来 照 明
每个清晨
我总激动地采集 几 滴露珠
思虑着 ，如果心 田 干 涸
好用 它来滋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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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矿 工 到 剧 作 家
访青年剧 作家袁耀军

· 田 建 辉 ·

袁耀军 的 名 字越来越 多 的
出现 在 报 纸 、杂 志 、广 播 、电 视
里。

当文 艺界 的 文人们越来越
感到活得很累很累 的时候 ，他们
却发现袁耀军这个从横空 里 冒
出来的作家活得很潇洒 。

潇洒是 当 今社会最时髦最
流行的词语 ，能活得潇洒 自 然惹
人羡慕 。

其实 ，更 多 的时候 ，袁耀军
活得不潇洒 ，甚至比常人更苦更
累。

他一米八零的个子不魁不
壮，还显点瘦弱 ，长方形脸 ，脸色
有点 苍 黄 ，犹 如 陕 北 黄 土 的 本
色，一 头 微 卷 的 黑 头 发 紧 贴头
皮，怎么也飘扬不起来 。

20年 前 ，当 他 在 陕 北 吴 旗
乡下一个贫苦 山 村从一个放牛
娃成为一个矿工 ，第一次走进矿
区时 ，从小受黄土文化熏陶和黄
河母亲 乳汁哺育 的他竟比如 山
的煤 ，如漆的黑色震慑住了稚气
心灵 。在地处渭 北高原 的蒲 白
矿务局成千上万名普通工人中 ，
他的 淳朴诚实得到了 领导的赞
赏和工友们的信任 ，他靠着灵气
靠着勤奋也 靠着 紧 紧 抓住命运
之神 的 纤纤之线在人生地平线
下脱颖而出 。

在煤 的 世界在煤的 天地里
他奉献出 了 自 己 的青春年华 ，岁
月如流水 ，只有那黑色的旋律在
他胸中 久久萦绕 ，只有那黑色的
梦幻 在他瞳孔 中 燃烧着红 色的

火焰 ，黑色无时无刻不熏陶和触
动着他的 灵感 ，于是 ，一篇篇通
讯、诗歌 、散文 、小说在他笔下泉
涌而出 。

袁耀军的名字开始引人注
目。特别 是 当 初 一同进矿的伙
伴们用 半信半疑的 口 吻 四 处打
听：“这个 袁耀军是不是 当 年从
陕北招来的袁耀军？”

也许这一声询问触动了他的心
思，也 许他觉得触及他心 灵 的 绝非
可以 用 中 国 方 块 汉 字 可 以 表 达 出
来，也许他对煤矿工 人 的 理解和挚
爱在心 中 形成 了 一 个 不解的 结 ，他
要利用现代最具感性的传播工具为
他身 边 的 人物涂朱抹 彩 。于是 ，经
过三个 寒 暑 的 埋头挥 笔 ，经过三 易
其稿 的 苦苦折腾 ，一 部描 写煤矿工
人生活的 电视剧本 出现在《电视剧 》
杂志上 。

要是一般剧作家捧着发表的剧
本早就心满意 足 了 ，而他却心愿难
却，他脑海 中 一个个 呼之欲 出 的 人
物形象折磨得他整 日 浮躁不安 。可
拍摄经费在哪里呢 ？

他怀 揣剧 本 ，马 不停蹄地跑遍
了陕西四 大统配煤矿寻求支持拍摄
单位 ，一次次 的希望让他欣喜若狂 ，
一次 次 的 失望让他垂头丧 气 ，一次

次的戏剧性变化让他心绪难平 ，
他第一次感到 了 为“煤黑子 ”正名
而低三下四 的求人却不被人理解
的苦楚 。

天无绝人之路 。功夫不负有
心人。1991年初春 的 一天 ，当 他
拿着剧本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
同样身陷困境的陕西地方煤炭供
销公 司 经理 郭龙祥 的时候 ，这位
有胆 有 识 的 企业 家 把 桌 子 一拍
说：“干！”他一颗 紧 悬的 心才缓
缓放下 。于是 ，郭经理领着他 一
口气 重 点 走 访 了 十 几 个 地方煤
矿，终于帮助他筹措到 了 九万元
拍摄 资
金。

他开
始走 钢 丝
绳，因 为仅
九万 元 拍
摄四 集 戏
在艺 术 界
来讲 确 系
罕见 ，再胆
大的 导 演
也不 敢 接
手，然 他却
敢冒 这 个
风险 。当

戏拍到 中 途 时 ，资 金果 然 发生 了 拮
据。此时 ，剧组眼看就要崩解 ，他立
即召 集全体演职 员 开 会 ，拍胸脯向
大家作了保证：“即使我袁耀军倾家
当产 ，也绝不会欠大家一分钱 ，我用
自己 的 人 格 担 保 ，请 大 家 放 心 排
戏！”然 后他连 夜赶 回 家 拿 出 自 己
的五 千 元 存款 给 演 职 员 们 发 了 酬
金，才使剧组的阵脚才算稳住 。

四集 电视连续剧《黑色的旋律 》
终于在陕西 电 视台 隆 重播 出 ，并在
煤矿工 人 中 产 生 了 强 烈反 响 ，紧 接
着又在全国获奖 。

成功 的喜 悦 是短暂 的 ，人 生奋
斗之路是漫 长 的 ，年届 四 十 的 袁耀
军正 处在 大干 一 番事业 的 时期 ，他
没有驻 足 陶 醉在 荣 誉 的 光环之 中 ，
他没有稍作停留 来休整 自 己疲惫的
灵魂和 身 躯 ，他又 一次全 身心地投
入到 了 煤 矿“三 部 曲 ”的 第二 部《黑
色的梦》的创作中…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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